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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姑娘飞向世界

人生之美妙，也许正在于其不可预见
性。

成长于碧水青山间，五指山市冲山镇什
里村姑娘黄海林自小就常见老人们将一支
古朴的竹木乐器置于唇鼻处，鼻翼鼓起，悠
远乐声便飘扬出来，绕山环水，叫人沉醉。

17岁那年，黄海林进入保亭歌舞团，成
为一名舞蹈演员。在这里，她结识了人生最
重要的导师之一：国家级黎族竹木器乐传承
人黄照安，知道了儿时那美妙乐音便是来自
于黎族竹木器乐之一——鼻箫，以及它濒临
失传的境地，“年轻人都喜欢洋气，没人学。”

“我学！”在黄照安的鼓励与指引下，花样
年纪的黄海林成为团里第一个学习鼻箫的人。

同龄姑娘买花裙子、高跟鞋，黄海林花
一整月的工资买鼻箫。同龄姑娘打扮得光
鲜漂亮，享受青春，黄海林一心只想着练
习：“有一回练得好好的，突然窗户被人砸
了，我这才发现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

鼻箫的纸质乐谱极少，许多曲子都是
由古稀老人们口头教授，因为担心忘记旋
律，黄海林养成了箫不离手的习惯。“有时
候走在大街上，突然想起个旋律，就马上拿
来吹。”说到这，黄海林有些不好意思：“我
这个人经常丢三落四，钱包、水杯、雨伞，什
么都丢过，唯独鼻箫，跟着我走南闯北，却
从没丢过。”

很快，保亭歌舞团就接到了一项演出
任务，黄海林被安排独奏鼻箫，没想到观众
反响极好。这让不被理解的黄海林吃下了
一颗“定心丸”，决意继续求学。

2009年，黄海林跟随歌舞团前往俄罗
斯演出，这是小城姑娘第一次踏出国门。
观众如雷的掌声和皑皑的白雪，让黄海林
高兴得睡不着觉，跑到雪地里肆意玩耍，

“还偷偷吃了一口雪。”
鼻箫引领黄海林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音

乐世界，也为她打开了大千世界的广阔大
门。借由鼻箫，黄海林从大山飞向了万里
高空。

黄海林演奏《五指山恋歌》，中央民族
乐团伴奏。

“五指山之声”黎族竹木器乐乐团
鼻箫演出现场。

10月 17日，在第七届中
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
节上，一曲清幽婉转的悠扬箫
声穿过鼎沸的人声直抵观众
心房，循声望去，台上正站着
一群用鼻子吹奏的黎族儿女。

这箫声，就是来自于黎族
竹木器乐传承人黄海林创办
的“五指山之声”乐团。

黎族鼻箫传四方
文\海南日报记者 习霁鸿

转折

回归音乐成立黎族竹木器乐团

随着女儿出生，家庭的经济负担骤
然沉了。当时，鼻箫的市场认知度依然
极低，靠它赚钱比较艰难。望着襁褓中
的宝贝，母亲黄海林决定去赚钱。她开
过餐馆，也涉足过酒店业和房地产业。
比起以前，手头确实宽裕了些，却“总感
觉特别空虚。”

是赚钱还是重回音乐世界？两年
时间里，这两种想法在黄海林脑中来回
撕扯。最终，渴望传扬黎族竹木器乐的
黄海林选择重新捡起鼻箫。

“回归”音乐后，内心更加坚定的黄
海林发狠一般地练习，被鼻箫磨破的鼻
头刚刚结痂又被磨破，总也没能彻底好
起来。

2014年，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赵
东升率队到五指山采风，黄海林有幸与
乐团青年吹管乐演奏家丁晓逵现场即
兴合奏，获得满场好评。赵东升当即记
下了黄海林的电话号码，希望有机会合
作。黄海林认为这只是场面话，她从未
奢望过一个小城姑娘能和中国顶级乐
团合作。

幸福总是突如其来。2015年，赵
东升打来电话，不仅邀请黄海林去北京
大剧院演出，甚至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
《五指山恋歌》，“鼻箫主奏！”回忆起这
段往事，黄海林依然兴奋不已。演出当
晚，黄海林站在北京大剧院的舞台中
央，中央民族乐团的80多名音乐家为
其伴奏。在满溢的幸福感中，黄海林不
负众望，圆满完成了演出。

2016年，黄海林注册成立了“五指
山之声”乐团，这是海南省首支黎族竹
木器乐乐团，专门演奏筒勺、灼吧、鼻
箫、口弓、拜、哩咧、叮咚和独木鼓等黎
族传统竹木器乐。“团员们来自各行各
业，年龄最大的近80岁，最小的只有15
岁。”由于都不是职业乐手，有些团员甚
至不会看乐谱，“合奏的时候，每个人节
奏不同，也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一个接
一个的困难让黄海林一度想要放弃，最
终为了梦想还是坚持了下来。

经过学习和磨合，乐团渐入佳境，除
了演奏传统曲目外，还自行创作了不少
新曲目。境内外演出邀请纷至沓来。光
是去年，乐团就去了波兰、英国和丹麦等
国家演出。“上个月去北京参加了世博
会，然后立马去了英国，从英国回来直接
飞成都，刚从成都回来就来参加省博物
馆的中秋演出了。”黄海林掰着手指头，
历数乐团近期的演出，戏称“大家都准备
转行当空中飞人去了。”

传承

主动出击桃李满“山”

人生之美妙，也许还在于深
爱的事业后继有人。

有一次，黄海林带女儿去参
观博物馆。望着玻璃展台里陈列
的黎族竹木乐器，在黄海林的乐声
中长大的女儿很是疑惑：“妈妈，为
什么这些乐器不拿出来吹呀？”女
儿的话让黄海林心酸不已，她不知
是否该告诉这个黎族孩子，那是因
为这些乐器已濒临失传。

作为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
黄海林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
点点小小的改变。

在此信念的驱动下，“五指山
之声”乐团成立了。乐团利用各
种机会推广黎族竹木器乐，许多
节假日都在舞台上度过。“天天去
演出，我看他们是掉进钱眼儿里
去咯。”有人曾酸溜溜地这样说。
黄海林搓了搓鼻尖，轻轻叹了口
气：“其实我们很多演出都是公益
性的，甚至有时候还要自己贴钱，
最多的一次我贴了十多万。但我
们还是想多演，因为拒绝一次，就
少了一个宣传黎族竹木器乐的机
会，而且下一回主办方可能也不
会再邀请我们了。”

一花独放不是春。自打
2013年底起，黄海林就应市政府
之邀，进驻多个中小学，教授竹木
器乐。“海南有句话叫‘教人精自
己傻’，意思是教会了徒弟、自己
就没有市场了，我不怕这个，我只
怕它失传。”

师父有意教，徒弟却不愿
学。00后年轻孩子对“年迈”的
古曲意兴阑珊。偶然一次，黄海
林灵机一动，尝试用鼻箫吹了一
回《忘情水》，发现可行，便及时将
流行歌曲加入教学计划，“孩子们
很喜欢，兴趣也上来了。”

寒暑假期间，为了方便孩子
们练习，黄海林在自己家腾出了
空房间，供住得偏远的孩子们免
费吃住。几年下来，黄海林带的
学生已经达到了几千人，遍布五
指山。

除了曲目之外，黄海林也努
力创新竹木器乐的演出形式。过
去叮咚一直以辅助乐器的角色出
现在舞台上。黄海林思考着到底
是什么限制了叮咚，“传统的演奏
中，演奏者是站在一人高的乐器
背后的，观众甚至看不见他们长
什么样。”黄海林试着让学生根据
音乐变换点位，舞台顿时灵动了
不少，叮咚这门乐器由此从舞台
的角落走向了中央，拥有了属于
自己的专门曲目，也吸引了更多
的孩子学习这一门黎族乐器。

黄海林还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带领乐团走进社区、走进农
村。在政府开办的村民素质提
升与民族文化传承培训班里，常
常能看到黄海林授课的身影。

“来参加培训的有很多贫困户，
他们掌握了这个技能后，在自己
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多好。”黄海
林下意识地轻抚桌上的鼻箫，笑
着说道。

黎族鼻箫传承人黄海林。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